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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新进展及其影响∗

武　 琼

摘　 　 要: 人工智能在情报分析、指挥决策、武器平台、网络攻防等领

域具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近年来,以色列结合本国实际发展情况,不断

加大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战略投入,并将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视为争

夺军事竞争主动权的关键。 以色列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展,

主要是基于“技术制胜”的历史传统和应对“三圈威胁”的现实需求。 其

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提出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路线图;设立人

工智能军事化研发项目;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的实战化运用;加强

与“美国—欧亚强国—域内伙伴”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的合作。 目

前,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在推动战术革新的同时,其所造成的一系列

影响也不容忽视,主要包括加速军备竞赛、提升“意外战争”风险及增加

区域性人道主义灾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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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对生产

生活方式、国家安全治理、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领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

中,人工智能因具有巨大的战争价值而备受各国军事部门的青睐,在军事领域正

在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 以米哈伊尔·普卢米斯(Michail
 

Ploumis)和扎卡里·
戴维斯(Zachary

 

Davis)为代表的军事战略专家认为,作为继火药、核武器之后的

“第三次革命”,人工智能堪称是“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其在武器系

统中的大规模运用将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和作战方式,并会给交

战双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目前,国内外学界主要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

人工智能军事化展开研究。 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主要从全球人工智能军事化

的发展及其影响展开分析。② 在微观层面上,学者们主要探讨美国、俄罗斯等军

事强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化方面的发展及安全影响③,鲜有涉及以色列等地区军事

强国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成果。
纵观全球,位于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国家。 自建国以

来,地域狭小且毫无战略纵深可言的以色列长期处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包围之

中。 虽然近年来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仍面临来自伊

朗等国和哈马斯、真主党等政治与军事组织的持续威胁。 即便如此,这个弹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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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越战越勇,迄今已成为中东地区甚至全球屈指可数的军

事强国之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军事冲突,以色列注

重通过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来塑造有利的国家安全态势。 目前,以色列已成为

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之一。① 以色列既是科技创新强国,也是军事

技术强国,对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分析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动因和新进展,并探讨以色列人工

智能军事化造成的影响。

一、 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动因

以色列之所以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展,主要是基于技术强军的历

史传统和应对外部威胁的现实考虑。
(一) 基于“技术制胜”的战略传统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 自建国之初,以色列就始

终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包围之中,其国内重要的工业中心及人口重镇长期处

于其导弹威胁之下。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以色列主要领导人将优先发展尖端

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对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哈伊

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认为,军事技术创新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增强战略

优势的重要保证。② 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则在《国

家武装部队防御方针》中提到,以色列士兵比叙利亚少,所以必须要有一支训练

有素的部队;坦克比埃及少,所以必须拥有更加先进的坦克;以色列拥有与沙特

同样型号的 F-15 战斗机,所以必须要为飞机配备智能炸弹。 总而言之,以色列必

须要确保本国的战机和武器拥有质量优势。③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区域安全威胁形成了先发制人的作

战指导思想,即在战争中主动进攻、速战速决,防止陷入被动挨打的防御战和旷

日持久的消耗战。 以色列主要采取大规模集结装甲机械部队的方法对敌纵深防

线实施穿插,从而达到瓦解敌方防御体系、合围歼灭敌兵团的战略目标。 最具代

表性的是在 1956 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以闪电战的形式攻击埃及,并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如法炮制,对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起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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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闪电式袭击,短短数天之内便重创阿拉伯国家军队。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法国

对以色列实行的武器禁运政策使其充分认识到军事装备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以
色列政府于 1968 年首次召开卡察尔斯基委员会(Katchalski

 

Committee),决定加

大对各式高精尖武器装备的战略投入,并建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 同时,
美以两国于 1975 年成立国家工业研究与发展基金会(BIRD),旨在促进美以两

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①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

(Yitzhak
 

Rabin)制定“重点自力更生”( focused
 

self-reliance)政策,要求以色列军

工企业为国防军开发无人机、无人装甲车、精确制导导弹等装备。②

作为继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主导参加的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深刻

影响了传统机械化战争的军事思维和作战理念,令以色列国防军大受震动。 在

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将伊拉克军队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其所取得

的决定性胜利引起以色列军方的高度关注。 完成军事改革并在冷战中取得胜利

的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展示了强大的军事战斗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被美国人击

败的伊拉克军队,是以色列国防军曾经与之战斗过、并担心将来可能再次作战的

敌人。③ 鉴于此,以色列国防军决定从海湾战争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其中最

重要的是加快研发智能化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智能化

火力攻防系统,以提升以色列国防军的侦察监视、预警探测、指挥控制、打击摧毁

等作战能力。④ 此后,以色列国防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中的运用,并
将其视为决胜于未来战场的关键因素,其核心是以色列国防军将所有军事行动

实现计算机化,并利用统一的数据传输网络确保前线士兵和后方指挥官之间的

“无缝”通信,从而实现地面和空中作战平台的互联互通。⑤

海湾战争结束后,以色列的军民融合战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渐走出一

条“军促民、民帮军”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其中,掌握着尖端人工智能技术的大

型军工企业既是以色列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以色列人工智

能军事化的关键驱动力。 在众多国有和私营军工企业中,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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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lbit
 

Systems)、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 IAI)、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

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
 

Ltd)可谓是独树一帜。 在 2021 年 12 月的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全球军工百强排行榜中,以色列埃尔

比特系统公司、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的全球排

名分别为第 28、35、46 位。① 依托于强大的国防军工企业,以色列的军民融合战

略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是“军促民”。 以色列国防部首先将下辖的军事工业公司( IMI)和拉斐尔

武器发展管理局改为国有企业,并不断加快私有化进程。 在以色列政府的领导

下,这些大型国有军工企业积极介入民营市场,以此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维护国

家安全。 如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计划将“铁穹” ( Iron
 

Dome)导弹防

御系统的核心技术应用于民用市场,以保护机场、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 2019 年

1 月,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与本·古里安大学签署合作协议,重点研

发网络安全、智能机器人等民用技术。 同时,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通

过企业合并的方式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据悉,该公司已经以 8. 5 亿新谢克尔

收购无人机制造商航空(Aeronautics)公司。
二是“民帮军”。 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虽然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但却

与以色列国防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2022 年 5 月,以色列国防部和以色列

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宣布联合研发“明日边缘”(Edge
 

of
 

Tomorrow)项目。 该项目

专注于开发增强现实护目镜、计算机突击步枪系统、智能化头戴式显示系统等先

进装备,以提升以色列国防军的情报分析、态势感知、指挥控制等作战能力。② 同

时,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积极参与收购国有军工企业,以优化企业结构,实
现企业的稳定运营。 目前,该公司已经以 10 亿新谢克尔收购国有企业以色列军

事工业公司。
(二) 应对“三圈威胁”的现实需求

威胁源于双边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 在影响威胁的主要因素中,一般包

括综合实力、地缘邻近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③ 自建国以来,囿于复杂的周边

地缘政治环境,以色列面临着来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政治与军事组织、恐
怖组织的安全威胁。 基于此,本文将以色列目前面临的威胁称为“三圈威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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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威胁是政治与军事组织(如哈马斯等)和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国”等);第二

圈威胁是叙利亚等邻国;第三圈威胁是与以色列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其中以伊

朗最具代表性。
第一圈威胁。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阿维夫·科哈维(Aviv

 

Kohavi)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面临各种威胁,其中最严重的威胁是哈马斯、真主党等政治与军事

组织。 以哈马斯使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为例,哈马斯的无人机不仅飞行方式较

为隐蔽,还可以在机翼下挂载两枚小型炸弹。 为提升无人机的实战能力,哈马斯

正在加沙地带建立无人机生产设施。 哈马斯近年来频繁使用无人机打击以色列

的民用和工业基础设施等目标,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第二圈威胁。 中东剧变后,随着阿拉伯国家整体实力的持续弱化,伊朗地区

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以“伊斯兰国”为首的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的快速蔓延,以色

列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积极改善双边关系。 2020 年以来,阿联酋、巴林、摩洛哥与

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此前,以色列则只同埃及和约

旦两国建交。 目前,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仍将以色列视为安全威胁。 如根据卫星

图像显示,叙利亚中部和西部建有多处旨在为伊朗战斗人员布署精确制导导弹的

巨大军事设施。 为消除威胁,以色列近年来对叙利亚主要城市的军事设施频繁实

施空袭。 2022 年 8 月,以色列对叙利亚城市马斯亚夫附近的大型军火库实施空袭。
据统计,该军火库大约储存了 1,000 枚精确制导导弹。①

第三圈威胁。 对以色列而言,来自伊朗的威胁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是

伊朗已经拥有足够制造核武器的高浓缩铀;其二是伊朗正在发展并向哈马斯、真
主党等代理人提供以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导弹为核心的作战装备;其三是伊朗不

断加大对网络空间的资源投入,并全力打造破坏性强和攻击范围广的网络武器

库。 如在无人机方面,伊朗已拥有以“卡拉尔”(Karrar)、“沙赫德-129” (Shahed-
129)和“卡曼-22”(Kaman-22)为代表的察打一体化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不仅能

通过其装备的侦察监视系统全天候、大范围的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还能

借助其携带的攻击性武器对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在理论层面上,当面临巨大的外部威胁时,国家(此处侧重于强国)一般会采

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对内包括发展颠覆性军事技术、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等,对
外主要是实施多国联合军演、深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等。 作为大国战略博弈的

制高点,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会加

速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改变敌我之间的实力平衡,并对未来战争形态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对以色列国防军而言,即使建立了一支反应迅速和战斗力强的

正规军,但有时也难以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应对“三圈威胁”。 而人工智能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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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8,
 

2022,https: / / www. arabnews. com / node / 2151876 / middle-east,上网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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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极大地增强以色列国防军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进而帮助其掌握战争的战

场主动权和制胜主导权。 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提前预判敌对势力可能实施的军事行动。 不

同于以往指挥员主要依靠战场直觉或军事经验指挥部队,人工智能主要是借助

深度学习算法对从无人机、间谍卫星、社交媒体等领域收集的海量数据进行自主

分析处理,并从中快速筛选出重要军事情报。 在与哈马斯发生的重大军事冲突

中,以色列主要借助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进行计算机模拟,并对哈马斯的活动位

置、攻击目标、战术选择等行动进行预判,从而辅助指挥员迅速确定作战目标和

行动方案,以消除对以色列国防军可能产生的战场威胁。
二是使用人工智能军事装备代替前线人员在陌生多变的战场空间中执行作

战任务。 人工智能军事装备在设计和使用时基本不用考虑人类的心理和生理接

受能力,非常适合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不知疲倦和不厌其烦地执行任务枯

燥、内容危险和时间漫长的任务。 鉴于此,人工智能军事装备正在快速代替冲锋

在一线的士兵,并在地缘政治角逐激烈,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以及恐怖主义横行

肆虐的地区得到广泛运用。 以色列近年来屡次使用无人机或精确制导导弹袭击

叙利亚、伊朗等国和哈马斯等政治与军事组织的无人机及导弹生产基地。 这不

仅能使前线士兵远离作战环境中的各种威胁,而且还能对重要军事目标展开远

程打击。
三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攻防能力,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

受干扰和破坏。 早在 2010 年,以色列便联手美国使用“震网”(Stuxnet)病毒攻击

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导致伊朗生产核武器的关键设施出现重大故障。 据统计,
“震网”病毒破坏了伊朗近 1 / 4 的离心机,感染了超过 20 万台计算机,并导致

1,000 台机器退化到无法使用的程度。① “震网”事件发生后,伊朗为一雪前耻,
决定加大对网络武器的研发力度,并将其视为非对称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

年来,伊朗黑客组织对以色列展开一系列的网络攻击,以试图从数据库中窃取敏

感数据,或是利用恶意软件破坏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鉴于以色列已经建立了

一套旨在保护军民基础设施免受外部攻击威胁的网络防御系统,来自伊朗的网

络攻击尚未从根本上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或国计民生造成严重影响。 尽管如

此,以色列并未放松警惕,而是持续运用海量数据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模型训

练,然后利用训练好的模型提高对新型恶意木马程序和高级持续性威胁(APT)
攻击的检测准确率和反应速度,并不断根据实时数据加快模型实现升级换代,从
而提升网络空间防御能力,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遭恶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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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新进展

近年来,以色列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技术发
展和实际应用,以期借助人工智能军事化抵消对手的作战能力,并维持以色列在

该地区的领导地位。
(一) 提出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路线图

以色列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带有浓厚的军民融合色彩。 事实上,“军促民、民
帮军”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已成为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的重要路径。 基于此,
以色列正在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两方面出台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展规划,以
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军民融合的战略潜力,从而助力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

展。 在国家战略方面,2018 年 5 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发起的“国家人工智能系统倡议”认为,人工智能是确保国家安全、经
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 该倡议还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建议:一是将人

工智能列为以色列的国家优先事项;二是在总理办公室设立人工智能管理中心;
三是在五年内(2021~2025 年)拨出 100 亿新谢克尔用于研发人工智能。① 2019
年 11 月,以色列建立了由政界、军界、科技界等联合成立的人工智能发展委员

会,下设 15 个分委员会,确保涵盖人工智能的主要领域。 以色列政府每年计划
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 10 亿~20 亿新谢克尔的投资。② 在军事战略方面,“尽管

以色列国防军近年来在战场上频繁部署各类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以 2021 年 5
月的巴以冲突最具代表性),但以色列国防部直至 2022 年才正式批准人工智能

战略。” ③2022 年 2 月,以色列国防军首次公布人工智能战略。 根据该战略,以色

列将进一步强化与工业界、学术界和海外合作伙伴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的合

作。 此外,以色列要通过中央人工智能部门推进国防军的智能化转型,保证在各

个军事部门和指挥部中加速推广人工智能,并确保关键态势信息及时发送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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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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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作战单位,最终实现战场态势图共享和减少附带损伤等主要作战目标。①

(二) 研发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

一是情报分析。 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价值毋庸置疑。 “数据作为必不可

少的作战资源,其重要性不亚于喷气燃料或卫星,是下一代战争的关键。” ②通过

深度学习算法分析和处理从无人机、社交媒体、日常消费收集的敏感数据,寻找

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军事战略方针的薄弱环节,并制定有针对性的作战计

划。③ 2021 年 3 月,以色列国防军加沙分部成立一个代号为 “ 南方向日葵”
(Sunflower

 

of
 

the
 

South)的情报团队④,其主要任务是利用太空、空中、陆地等情

报侦察监视系统从加沙地带收集海量数据,并实时传递给相关军事单位。 面对

堆积如山的海量数据,以色列 8200 部队开发出“炼金术士” (Alchemist) “福音”
(Gospel)“智慧深度”(Depth

 

of
 

Wisdom)等人工智能程序,以便在日趋激烈的战

场环境中建立己方的情报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决策优势和作战优势。
二是指挥决策。 在借助深度学习算法驱散因海量数据而造成的战场“迷雾”

后,指挥层要快速形成全方位和多维度的联合战场态势图,增加战场环境的清晰

度和透明度,进而辅助指挥员高效分析作战情报,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案。
如确定最佳伏击地点、最优进攻路线、己方和敌方部队的所在位置、打击敌方目

标所需要的作战装备等。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开发出

TORCH-X 和“沙克德·利希玛”(Shaked
 

Lehima)等指挥决策系统。
三是武器平台。 不管是在实体空间,抑或是虚拟空间,以色列都在积极打造

攻防一体的武器作战平台。 其一是实体空间。 在攻击武器方面,以色列国防军

正在全力研发和部署“斯派斯 - 250” ( SPICE-250) 精确制导导弹、 “ 美洲虎”
(Jaguar)无人装甲车、“保护者” (Protector)无人艇、“哈洛普” (Harop)无人机等

装备。 在防御武器方面,“铁穹” “大卫弹弓” (David's
 

Sling) “箭”式(Arrow)系

统共同组成以色列的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分别应对来自加沙地带或更远地区

的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威胁。 其二是虚拟空间(主要指网络空间)。 负责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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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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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网络攻击能力的 8200 部队和注重网络防御技术研究的 C4I 部队是以色列网络

空间攻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 8200 部队已经研发出“震网” “高斯”
(Gauss)“杜库”(Duqu) “火焰” (Flame)等网络武器,主要用于窃取敏感数据及

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 C4I 部队正在推进“高堡” (High
 

Castle) “水晶球”
(Crystal

 

Ball)“橱窗”(Showcase)等项目,主要保护以色列国防军的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和远程信息处理系统。①

(三) 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的实战化运用

目前,以色列积极将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应用于实战之中,以增强非对称作

战优势。 在以色列历经的数次军事冲突中,以 2021 年 5 月的巴以冲突最具代表

性。 以色列国防军以“城墙守护者”(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行动强硬回

击来自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行动。 在为期 11 天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将人工智

能的部署和运用发挥到极致。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色列在 50 个小时的战斗中

取得的成就超过 2014 年 50 天的“保护边缘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人
工智能成为打击敌人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力量倍增器。

一是在情报分析方面,以色列在这次行动中主要使用“炼金术士” “福音”
“智慧深度”等人工智能程序分析和处理从加沙地带收集的海量数据,并从中

选择与哈马斯有关的军事情报。 “炼金术士”是使用人工智能对以色列国防军

发出预警,注意防范哈马斯可能发动的攻击。 “福音” 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作

战建议,然后派遣以色列国防军打击哈马斯。 “智慧深度” 是借助人工智能准

确描绘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地下隧道网络图的全貌,包括隧道深度、厚度等主

要参数。
二是在指挥决策方面,以色列在这次行动中主要利用 TORCH-X 系统来自主

构建与敌军有关的目标态势图,以协助指挥员提前部署作战部队,并做出高效的

战场决策,主要包括向指挥官展示正确的作战顺序,作战分队的位置,与战斗相

匹配的武器类型、弹药数量、攻击路线等。②

三是在武器平台方面,以色列在这次行动中主要采用以下三方面的措施:其
一是动用以色列空军轰炸被哈马斯称为“地铁” (Metro)的地下隧道网。 在指挥

层确定打击方案后,以色列空军出动 160 架战斗机,向加沙地带投下大量的精确

制导导弹,共计摧毁超过 100 公里的地下隧道。 其二是使用无人机“蜂群”战术

打击哈马斯及其军事基础设施。 据统计,以色列国防军使用多旋翼无人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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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群”在加沙地带定位、识别并攻击了 19 个哈马斯指挥所、980 个地下火箭发射

台、42 个哈马斯军事基地、26 个军事装备生产和储存基地。① 其三是使用以“铁

穹”为首的导弹防御系统防范火箭弹。 “铁穹”导弹防御系统配备拦截弹,能自主

识别并在高空或无人居住的区域内消除威胁。 在为期 11 天的战斗中,哈马斯向

以色列领土总共发射 4,300 枚以上的火箭弹。 其中,约 90%的火箭弹被“铁穹”
导弹防御系统予以拦截。②

(四) 增强与“美国—欧亚强国—域内伙伴”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的合作

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以色列基本遵循“美国—欧亚强国—域内伙伴”的

战略合作逻辑。
一是美国。 “虽然美国和以色列没有签署正式的同盟协议,但植根于文化亲

和力和地缘战略利益的汇合,美国是以色列最核心的盟友,没有之一。” ③因此,维
护和发展“美以特殊关系”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核心。 两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领

域的合作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军售稳步推进。 2021 年 7 月,拜登政府批准

向以色列出售价值约为 7 亿美元的精确制导导弹。 2022 年 5 月,以色列Xtend 公

司宣布向美国出售数百套“金刚狼” (Wolverine)二代无人机系统。 该无人机使

用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结合机器学习算法,执行载荷运送、爆炸物处理等任

务。④ 其二是美国加大对以色列的军援力度。 以“铁穹” 导弹防御系统为例,
“‘美以特殊关系’的主要表现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巨大军援,尤其是斥巨资支持以

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铁穹’ 导弹防御系统。” ⑤

2020 年 8 月,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和美国雷神公司宣布成立合资企

业,以便在美国生产“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部件。 截至 2022 年 2 月,美国

已向以色列提供 17 亿美元,用于“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的火炮组、拦截器、联合生

产费用及日常维护开销等。⑥ 其三是联合研发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 以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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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2020 年 9 月,以色列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发展局、以色列 XTEND 公司和美

国国防部反恐技术支持办公室(CTTSO)宣布联合开发“雀鹰”(Sparrowhawk)无

人机系统。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以两国决定加大对无人机的研发力度。 “原本预

计会迅速沦陷的乌克兰之所以能接连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军事进攻,主要是因为

在战场上不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乌军大量部署能自主定位、追踪、瞄准

并摧毁俄军作战设备的游荡弹药(也称为自杀式无人机或巡飞弹)。” ①2022 年 10
月,美国国防工业公司 Leonardo

 

DRS 宣布与以色列无人系统开发公司

SpearUAV 达成协议,为美国开发 Viper 微型游荡弹药。②

二是欧亚强国。 常见的欧亚强国包括法国、德国、印度等。 2019 年 12 月,以
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和法国源讯信息技术服务公司(Atos)合作,为德

国“玻璃战场”(glass
 

battlefield)项目提供技术支撑。 该项目旨在使用无人机和

无人战车实时绘制移动作战的 3D 画面,并通过“增强现实”来为指挥层提供精确

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③ 2021 年 2 月,以色列无人机制造商 SpearUAV 和印度帕

拉斯航空公司(Paras
 

Aerospace)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为印度军队和执法部门引

入 Ninox
 

40 无人机系统。 该无人机是一款微型无人机,飞行时间长达 40 分钟,
具备态势感知能力和自主跟踪功能,可以在移动或掩体中发射。④ 2022 年 6 月,
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和法国赛峰集团(Safran)签署合作协议,将“火

力编织者”(Fire
 

Weaver)系统安装到赛峰集团的 Moskito
 

TI 手持式双筒望远镜

中,旨在把来自地面传感器和射击者的实时战场信息数字化,并自动确定打击目

标的最佳射手。⑤

三是域内伙伴。 典型的域内伙伴包括阿联酋、摩洛哥、巴林等国。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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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11 月,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和阿联酋国防工业集团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

发反无人机系统和无人艇。 2021 年 11 月,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摩洛哥斥资

2,200 万美元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购买“哈洛普”无人机,并计划成立一家用于

研发“哈洛普”无人机的合资企业。① 2022 年 7 月,巴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

同意向巴林出售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 2022 年 9 月,据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

美国海军中将萨姆·蒙迪(Sam
 

Mundy)透露,作为《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后的重

要一步,以色列计划与阿联酋、巴林等海湾国家建立一支训练有素且保持高度戒

备状态的多国快速反应部队。 据悉,以色列要为这支部队配备无人机、无人艇等

先进的人工智能军事装备,以期在军队战斗力方面超过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创

建的半岛盾牌部队(Peninsula
 

Shield
 

Force)。②

三、 以色列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影响

人工智能军事装备在代替士兵冲锋陷阵、提升决策速度与战场反应时间的

同时,其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 人工智能军事化加速军备竞赛

对以色列而言,不管是哈马斯,还是伊朗,只要有一方在全面发展人工智能

军事化项目,以色列就会感觉到本国时刻处于外部威胁之中,从而迫使其加入研

发人工智军事化项目的行列之中。 以哈马斯为例,“随着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政
治与军事组织不仅可以制定非对称战略,以抵消政府在实力和规模上的巨大优

势,甚至还可以在政府擅长的高科技游戏中击败他们,从而让冲突一直持续下

去。” ③鉴于此,为能在高科技游戏中打败以色列,哈马斯选择向伊朗学习无人机

的改造和升级技术,以加快推进核心军事技术突破。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和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等人证实,伊朗正在伊斯法罕市北部的卡尚基地对来

自也门、伊拉克等地的战斗人员和包括哈马斯在内的政治与军事组织教授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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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改装和制造技术。① 在伊朗的技术支持下,哈马斯的无人机制造能力稳步提

升。 然而,这些无人机在续航时间、作战半径及远程打击方面远远不及以色列的

“哈洛普”无人机。 事实上,“给这些无人机加装炸药通常只能为哈马斯等政治与

军事组织带来短期的战术优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间的力量对比。 相比

较而言,他们更希望获得一款被称为‘迷你弹药’ (mini-munitions)的空中作战装

备。” ②从外形上看,这些“迷你弹药”实际上就是类似蜜蜂般大小的微型自杀式

无人机(简称“杀人蜂”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在执行军事任务时无需人员到场,
而是借助面部识别技术自主寻找和定位目标人员,并通过其携带的高爆炸药击

杀对手,同时能根据实际战场环境和态势变化迅速做出调整,其精准猎杀能力和

战场应变能力不容小觑。 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技术扩散,不能排除哈马斯等

政治与军事组织可能会获取到“杀人蜂”无人机的关键原材料及其技术。
面对哈马斯不断增强的无人机实力,以色列感受到本国正处于来自哈马斯

的无人机威胁之中。 为避免在与哈马斯的无人机竞赛中落后,以色列正在加快

开发机动性强、作战成本低、隐蔽性能突出的无人机。 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
是打造新型潜射型无人机。 2022 年 6 月,以色列推出一款名为“鹰鸮—103”
(Ninox-103)的潜射型无人机。 该无人机能在潜艇上发射,离开潜艇后,可在海

面上休眠 24 小时后再执行侦察任务。 二是加大对微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力

度。 2022 年 11 月,据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透露,该公司已研发出一款名为

“拉尼乌斯”(Lanius)的微型自杀式无人机。 该无人机使用同步定位和映射技术

(SLAM),能够绘制建筑物和地下基地的三维地图。 待确定目标后,随即实施自

杀式攻击。③ 三是建立无人机“蜂群”部队。 一架微型无人机几乎不可能对水面

舰艇、大型战机构成重大威胁,但当成百架、数千架甚至上万架小型无人机铺天

盖地的蜂拥而至时,即使拥有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也很难确保能击中来自四

面八方同时潜入的每一架无人机。 即使大部分无人机被击落,也可以借助其低

成本优势大批量生产并迅速投入作战,进而继续实施攻击,使敌方失去防御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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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能力。 届时,破坏力强且数量巨大的无人机“蜂群”将会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

的“杀手锏”装备,谁拥有强大的无人机“蜂群”部队,谁就能在未来的地区冲突中

更好地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 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无人机“蜂群”战术大

放异彩,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鉴于此,以色列正在加快打造一支无人机“蜂群”部

队。 2022 年 10 月,以色列宣布正在将其精锐步兵部队转变为配备无人机“蜂群”
的“寻找和打击”部队。 该部队由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开发的 Legion-X 系

统提供技术支持。 在该系统的支持下,各无人机能以协作和同步的方式共享数

据,并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参与各种作战任务。①

在理论层面上,若要缓解军备竞赛,第一步是至少有一方首先采取行动,以
增加另一方的安全感,使对方相信自己尊重其合法利益。 其基本逻辑是如果行

为体关心别人的利益,也相信他人会关切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就会建立信任,
并为实现互利共赢而相互合作。② 然而,就以色列和哈马斯而言,双方都将彼此

视为对其安全的重大威胁,短期内都难以迈出和解的第一步。 这种行为不仅无法

增强双方间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反而会助推双方间的军备竞赛呈现升级之势。
(二) 人工智能军事化提升“意外战争”风险

“意外战争”是指产生于疏忽、恐慌、误解,而不是冷静地预先谋划的战争。
在“意外战争”中,通常存在着一些错误或疏忽,对敌方反应或对敌人意图的误

读,在对方不知情的前提下发生随机事件或错误警报等。③ 一般而言,人机协作

的紧密程度与“意外战争” 的概率息息相关。 人机关系主要存在“人在环中”
(human

 

in
 

the
 

loop)、“人在环上”(human
 

on
 

the
 

loop)和“人在环外”(human
 

out
 

of
 

the
 

loop)三种情况。 “人在环中”是指机器执行任务后暂停,等待人类操作员

的批准后才能采取行动。 “人在环上”是指一旦机器开始运行,可以自主感知、决
策、行动,用户可观察机器的行为并在必要时予以阻止。 “人在环外”是指一旦激

活机器,机器便能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主感知、决策、行动。④

冷战期间,虽然美苏两国多次收到即将遭到核打击的错误信号,但由于“人

在环中”(即人类指挥官牢固掌握打击决策权),两国最终得以避免爆发“意外战

争”。 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逐渐取代操作员,通过对各种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进

·501·

①

②

③

④

David
 

Hambling,
 

“ Israel
 

Rolls
 

Out
 

Legion-X
 

Drone
 

Swarm
 

for
 

the
 

Urban
 

Battlefield,”
 

Forbes,
 

October
 

24,
 

2022,
 

https: / / www. forbes. com / sites / davidhambling / 2022 / 10 / 24 / israel-rolls-
out-legion-x-drone-swarm-for-the-urban-battlefield / ,上网时间:2022 年 11 月 17 日。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2.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With
 

a
 

New
 

Preface
 

and
 

Afterwor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90-238.
Paul

 

Scharre,
 

Army
 

of
 

None:
 

Autonomous
 

Weapons
 

and
 

the
 

Future
 

of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8,
 

pp.
 

17-98.

4 校稿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3 年第 3 期

行分析和模拟,最终将有效的行动方案和高技术武器名单提交给指挥机构。① 这

一过程中(即从“人在环上”到“人在环外”),计算机在环路中承担的任务越来越

多,而指挥官和前线士兵在环路中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军事

装备能自主完成侦察、判断、决策、行动等作战环节。
作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以色列不断研发和改进新型人工智能武器装备

和军事技术,其国防科技实力稳居世界前列。② 其中,以色列在实战中经常运用

“定点清除”的手段来清除敌方的政治领导人、资深高级将领、政治与军事组织负责

人、国防工业领域的科学家等。 以以色列“定点清除”伊朗核科学家为例,2020 年

11 月,伊朗核科学家穆赫森·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在前往小镇度假别

墅的高速公路上被以色列“定点清除”。 据悉,以色列首先将配备多摄像头的遥控

机枪安装在机器人装置上,然后利用面部识别技术锁定法赫里扎德的位置,最后启

动机枪对准法赫里扎德连开 15 枪。③ 刺杀事件发生后,伊朗安全部门随即展开行

动,逮捕部分参与暗杀法赫里扎德的嫌疑人。 伊朗强硬派势力甚至呼吁伊朗袭

击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需要指出的是,受到软件异常、硬件故障和算法的不可解释性等因素影响,

人工智能军事装备不仅会做出错误认知和判断,而且还会引起难以解释的指挥

决策偏见。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军事装备在自主搜索、识别并打击目标的过

程中可能会超出指挥官预先制定的作战方案,从而使其作战行为和影响变得难

以控制,这不但会大大提升国家间的军事冲突风险,甚至增大爆发“意外战争”的

可能性。 诚如保罗·沙瑞尔(Paul
 

Scharre)所言,军事规划者越来越倾向于将打

击决策权委托给机器。 然而,机器在战场上虽然灵活性强,但却受到数据质量的

影响。 如果现实世界与训练模型不同,机器就会失败。 在军事对抗中,我方不太

可能轻易获得敌人的战术和硬件状况。 若由机器来主宰战场,一旦出现意外,将
会导致局面严重失控,后果难以想象。④

未来一段时期,在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甚至已经有滑向“利刃边缘”迹象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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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以色列会继续动用各种人工智能军事装备“定点清除”伊朗军政部门和国

防工业领域的重要人物。 而“伊朗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予以反制的话,不仅会被

对手视为实力软弱,而且还会刺激对手采取更多地类似行动” ①。 在此过程中,人
工智能军事装备的技术局限性会大大加剧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甚至还有

可能成为“意外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三) 人工智能军事化增加区域性人道主义灾难的范围

“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高科技捕猎器,它不是一个关注人类尊严

或军事荣誉的士兵,而是借助数据、算法和算力自主完成人类指挥官赋予的军事

任务。” ②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军事装备(如无人机、精确制导导弹等)的实战化

运用会增加人道主义灾难的范围与烈度,如在战场上滥杀无辜。
一般而言,之所以会出现人工智能军事装备滥杀无辜平民的现象,主要是因

为数据的偏见性和滞后性、计算能力的限制、算法“黑箱” (即算法不透明)等问

题。 以算法“黑箱”为例,深度学习算法在数据输入层和输出层间存在着一个外

界难以观察的空间—隐藏层。 由于计算机代码的高度复杂性及其运行机制的隐

蔽性,程序员在实践和技术层面上有时很难解释输入层和输出层间存在的因果

联系,从而出现所谓的算法“黑箱”问题。 可见,纵然深度学习算法开发得再先

进,在现实世界中一旦运行,仍然有可能犯正常人本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 最

具代表性的是深度学习算法在物体分类、周边环境判断等方面仍无法与人类匹

敌。 阿尼什·阿塔利(Anish
 

Athalye)证实,不管如何调整一张猫的图片,人类都

不会判断失误,但深度学习算法很容易将其误解为鳄梨酱。 此外,深度学习算法

在识别实际物体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判断失误。 只要轻微改变实际物体的外表,
棒球和 3D 打印的海龟分别会被误认为是步枪和浓缩咖啡。③ 亨利·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和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等人指出,计算机专家已

经开发出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能够产生超越人类的学习和理解

能力。 然而,在一些任务中,深度学习算法达到了人类或超人类的水平,而在另

一些任务中,深度学习算法所犯的错误甚至连孩子都能避免,或者产生完全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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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之谈的结果。①

近年来,虽然以色列国防军不断修订交战规则,以减少平民伤亡,但人工智能

军事装备在战场上滥杀无辜平民的现象仍然是屡见不鲜。 如在无人机方面,2015
年 8 月,以色列派出无人机向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实施攻击,造成 5 名平民死亡。②

再如在精确制导导弹方面,2021 年 5 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造成 21 名平

民死亡。③ 2022 年 3 月,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实施袭击,造成 2 名平民死

亡。④ 与国家的正规军相比,今日的战斗人员经常穿着平民衣服、藏身于当地平民

中。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军事装备很难区分无辜平民和战斗人员。 战斗人员

很容易通过隐藏武器或改变外貌和言行举止来欺骗人工智能军事装备。⑤ 这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人工智能军事装备对其实施精准打击的难度,使之容易将战争负

担转移至平民身上,并造成平民伤亡。 正如诺埃尔·夏基(Noel
 

Sharkey)所言,由
于人工智能军事装备缺乏战场意识和常识性理解能力,有时很难在战场上区分普

通平民和战斗人员,因此使用它们来攻击目标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⑥

此外,城市将很有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主要战场。 戴维·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指出,随着城市人口的日益增长、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无人机为

代表的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未来的冲突将发生在“城市丛林”中。⑦ 目前,中东

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来仍将会持续增长。 届时,以色列在城市中

大量运用人工智能军事装备打击敌人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平民伤亡,从而进一

步加深区域性人道主义灾难。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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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relie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ism,
 

there
 

were
 

three
 

key
 

roles
 

of
 

Jordanian
 

NGOs'
 

activities
 

in
 

the
 

livelihood
 

fields.
 

Firstly,
 

they
 

filled
 

the
 

Jordania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s
 

insufficiency
 

in
 

the
 

public
 

services.
 

Secondly,
 

they
 

were
 

the
 

Jordanian
 

government's
 

partners
 

and
 

played
 

the
 

implementers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in
 

the
 

grass-roots.
 

Thirdly,
 

they
 

guaranteed
 

the
 

poor's
 

basic
 

livelihood
 

and
 

maintained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there
 

was
 

also
 

a
 

risk
 

for
 

Jordanian
 

NGOs
 

to
 

be
 

intervened,
 

controlled
 

and
 

penetrated
 

by
 

foreign
 

donors
 

and
 

foreign
 

NGOs.
 

There
 

were
 

four
 

primary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
 

Jordanian
 

NGOs'
 

activities
 

and
 

roles
 

in
 

the
 

livelihood
 

fields.
 

One
 

is
 

the
 

situation
 

of
 

Jordanian
 

livelihood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Jordan
 

government,
 

another
 

is
 

the
 

Islamic
 

culture.
 

Moreover,
 

the
 

Jordanian
 

NGOs'
 

shortag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On
 

the
 

whole,
 

the
 

Jordanian
 

government
 

played
 

a
 

leading
 

role
 

and
 

the
 

NGOs
 

played
 

a
 

supporting
 

role
 

in
 

the
 

livelihood.
 

In
 

the
 

long
 

run,
 

the
 

Jordanian
 

NGOs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their
 

activities
 

and
 

play
 

roles
 

in
 

the
 

fields
 

of
 

livelihood.
 

We
 

should
 

develop
 

NGOs'
 

advantages
 

to
 

overcome
 

the
 

government's
 

weaknesses,
 

but
 

strictly
 

control
 

them
 

to
 

particip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We
 

should
 

also
 

be
 

wary
 

of
 

foreign
 

powers
 

using
 

NGOs
 

to
 

interfer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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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From
 

“Americanization”
 

to
 

“Autonomy”: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s
 

Defense
 

Industry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urkey's
 

defense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ath
 

from
 

Americanization
 

to
 

autonomy.
 

Benefiting
 

from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Cold
 

War,
 

Turkey's
 

defense
 

industry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ized,
 

especially
 

in
 

arms
 

importation.
 

After
 

the
 

arms
 

embargo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5,
 

a
 

top-dow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was
 

initiated
 

in
 

Turkey.
 

The
 

reform
 

emphasizes
 

the
 

reduction
 

of
 

foreign
 

dependence
 

on
 

defense
 

weapons,
 

the
 

enhancement
 

of
 

independent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In
 

the
 

21st
 

century,
 

Turkey's
 

defense
 

industry
 

has
 

been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localization
 

rate
 

of
 

weapons,
 

but
 

also
 

exports
 

a
 

large
 

number
 

of
 

weapons.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has
 

not
 

only
 

improved
 

the
 

passive
 

situation
 

of
 

Turkey's
 

long-term
 

dependence
 

on
 

the
 

import
 

of
 

weapons,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reaking
 

away
 

from
 

the
 

dependent
 

allianc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strength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Turkey
 

ha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international
 

arms
 

market
 

and
 

foreign
 

relations,
 

and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issues
 

and
 

ev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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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New
 

Progress
 

and
 

Impact
 

of
 

Israel's
 

AI
 

Militarization
Abstract　 Intelligent

 

unmanned
 

systems
 

have
 

significant
 

military
 

value
 

in
 

intelligence
 

analysis,
 

command
 

and
 

decision-making,
 

weapon
 

platforms,
 

cyber
 

attack
 

and
 

defense.
 

In
 

recent
 

years,
 

Israel
 

has
 

been
 

increasing
 

its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the
 

AI
 

militar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ctu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regards
 

the
 

promotion
 

of
 

AI
 

militarization
 

as
 

the
 

key
 

to
 

competing
 

for
 

the
 

initiative
 

in
 

military
 

competition.
 

Israel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I
 

militariz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 technology
 

to
 

win”
 

and
 

the
 

realistic
 

need
 

to
 

deal
 

with
 

the
 

“ three-circle
 

of
 

threats” .
 

New
 

developments
 

of
 

Israel's
 

AI
 

militariz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propose
 

a
 

roadma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
 

militarization;
 

second,
 

develop
 

AI
 

militarization
 

projects;
 

third,
 

promote
 

combat-oriented
 

application
 

of
 

AI
 

militarization
 

projects;
 

fourth,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 US-Eurasian
 

Power-Intra-regional
 

Partners”
 

in
 

the
 

field
 

of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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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ization.
 

While
 

the
 

AI
 

militarization
 

is
 

currently
 

promoting
 

tactical
 

innovation,
 

it
 

has
 

a
 

number
 

of
 

implication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cluding
 

accelerating
 

the
 

arms
 

race,
 

raising
 

the
 

risk
 

of
 

“accidental
 

war”
 

,
 

and
 

increasing
 

the
 

scope
 

of
 

regional
 

humanitarian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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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The
 

Impact
 

of
 

the
 

Hajj
 

Management
 

in
 

Brunei
 

on
 

Brunei-Saudi
 

Arabia
 

Relations
Abstract　 Hajj

 

management
 

in
 

Brunei
 

affects
 

the
 

maintenance
 

of
 

Brunei's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which
 

is
 

in
 

control
 

of
 

holy
 

sit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sovereignty.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has
 

effectively
 

deepen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runei-Saudi
 

Arabia
 

friendship.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n
 

the
 

1980s,
 

Brunei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hajj
 

management
 

mechanism
 

that
 

is
 

led
 

by
 

the
 

government,
 

taking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and
 

united
 

with
 

departments
 

for
 

joint
 

management.
 

The
 

hajj
 

mechanism
 

emphasiz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Brunei
 

hajj
 

affairs.
 

Hajj
 

management
 

has
 

influenced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Brunei's
 

bilateral
 

interaction
 

with
 

Saudi
 

Arabia.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hajj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Brunei,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lations
 

have
 

become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Brunei
 

and
 

Saudi
 

Arabia,
 

which
 

has
 

established
 

a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Islamic
 

countries,
 

and
 

promoted
 

th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the
 

level,
 

stability
 

and
 

diversity
 

of
 

their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runei's
 

hajj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also
 

conducive
 

to
 

overcoming
 

some
 

objective
 

limitations
 

in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it
 

is
 

a
 

key
 

factor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diplomat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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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The
 

Motivation 
 

Influence
 

and
 

Challenge
 

of
 

India's
 

Joining
 

the
 

“I2U2”
Abstract　 Since

 

October
 

18,
 

2021,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Israel
 

and
 

the
 

UAE
 

have
 

begun
 

to
 

build
 

the
 

so-called
 

“ I2U2” .
 

The
 

institution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such
 

as
 

diverse
 

countries'
 

types,
 

the
 

adoption
 

of
 

a
 

minilateral
 

model,
 

no
 

clear
 

hostile
 

objectives,
 

and
 

non-
military

 

cooperation
 

as
 

the
 

mainstay.
 

The
 

normalization
 

of
 

UAE-Israeli
 

relation
 

based
 

on
 

the
 

Abraham
 

Accor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East,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between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India
 

to
 

join
 

the
 

“ I2U2” .
 

As
 

a
 

major
 

extraterritorial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its
 

cooperation
 

relations
 

with
 

the
 

UAE
 

and
 

Israel,
 

balancing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Pakistan,
 

hedging
 

the
 

losses
 

caused
 

by
 

not
 

joining
 

the
 

RCEP,
 

have
 

pushed
 

India
 

to
 

join
 

the
 

institution.
 

India's
 

accession
 

to
 

the
 

“
 

I2U2”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India's
 

own
 

country,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whether
 

the
 

institution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whether
 

India
 

can
 

use
 

this
 

institution
 

to
 

achieve
 

its
 

desired
 

goals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problems
 

of
 

the
 

institution
 

including
 

doubtful
 

effectiveness,
 

divergent
 

goals,
 

security
 

risks,
 

outdated
 

concept,
 

independence
 

concerns,
 

insufficient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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